
２０２４年３月

第５３卷 第２期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Ｈｕ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５３ Ｎｏ．２

Ｍａｒ．，２０２４

ＤＯＩ：１０．１９５０３／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２５２９．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３

明清之际骈文选本与骈文学建构

张明强

摘　要：明清之际骈文选本促进骈文学繁荣，拓展骈文辨体，深化雅俗之辨，推动骈文通俗和典雅审美批评。明清

之际骈文选本对骈文文类重新选择：表、启、书等曾在南宋流行的文类再度复兴；宋代的青词、乐语等，明代中叶的帐

词，在明清之际处于边缘状态；新增寿序、哀辞等成为骈文大宗。骈文选本体现骈文文类互渗和分工：寿序扩展并取代

部分帐词的功能，强势文类启渗透到尺牍、帐词等边缘文类，书、尺牍与启各有分工。骈文选家和骈文家普遍认为骈文

包括骈赋，杂著范围比南宋更广。明清之际当代骈文选本体现骈文的实用思想和通俗审美，是通俗文学思潮一部分，

而前代骈文选本表现骈文复古思想与典雅骈文批评。明清之际是以通俗骈文审美思想为主，逐渐转向典雅骈文审美

思想的时期，这也为清代中后期典雅骈文学导夫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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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本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明清之际的骈文选本蕴含丰富的骈文批评思想。深入考

察这些选本，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这一时期骈文文类的互动和演化，辨析骈文文类的范围和相互关系，呈

现明清之际通俗骈文思想和典雅骈文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价值。明清之际骈文学在中国骈文学史上处于

转折期，为清代中后期骈文学的繁荣开拓先路。有关明清之际骈文选本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①，但在系

统上、整体上的研究较为薄弱，仍有重要问题需要探讨。兹将明清之际骈文选本作为整体进行观照，探讨

骈文辨体批评和骈文思想的演变。

从魏晋到宋代，骈文的文类大备，元明两代骈文创作仅限于表、启等，然到明代后期，特别是万历之后，

社会上逐渐流行通俗骈文②，骈文文类不断拓展，骈文应用日益广泛，明末清初的骈文文类的数量和功用

堪与南宋相比。王应麟《辞学指南》引南宋倪正父曰：“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１］则辨析明清之际骈

文文体尤为重要，由此可以理清骈文的应用范围、骈文与其他文类的关系。这里主要论述骈文选本与明清

之际骈文文类的重新选择，以及不同文类间的互渗和演变。

一、明清之际骈文选本与骈文文类的重新选择

南宋至明清之际的通俗骈文发展脉络，从选本角度表现为骈散合选到骈文总集。明清之际骈文应用

广泛，是南宋骈文风格的复兴。从骈文选本的角度考察明清之际骈文文类分合演化，可以理清明末清初对

骈文文类的重新选择，透视这种选择背后的骈文学价值。

首先，明末清初表、启、书等曾经在南宋非常流行的骈文文类重新开始盛行，以仕宦和日用为主的通俗

骈文受到推重。从南宋到清初，骈文经历了由南宋时期的兴盛，到元明时期的衰微，进而到明清之际的复

兴，与词的变化情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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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宋刻本《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到明初朱 编选《文章类选》，明代前期的《文章辨体》和

明代后期的《文体明辩》，以及明末清初的《四六法海》《听嘤堂四六新书》《叩钵斋应酬全书》等，由南宋和明

代前中期的骈散合选，到明末清初的骈文选集，且选本众多，出版时间集中，表明骈文在明清之际受到社会

各阶层欢迎，在仕宦和日常交际中被广泛应用。从选文分类和数量上看出，南宋流行的表、启、书等骈文文

类在明末重新受到重视，《四六法海》所选文类即以表、启、书为主，《听嘤堂四六新书》将表、启、书作为专

卷，占比甚大。

其次，一些宋代流行的骈文文类，在明清之际鲜有写作，骈文选本无选录，处于边缘状态。如宋代流行

的青词，在元明不受重视，惟明世宗时，因嘉靖帝喜爱而流行，随着嘉靖帝去世而衰微，明末清初选本皆未

被选入。又如乐语，在明末简化为致语，使用较少，处于边缘状态。

在宋代，青词是比较重要的骈文文类，宋刻本《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十一至六十四收录

青词四卷。其后青词不为人所重视，直到明世宗时，嘉靖皇帝信奉道教，喜爱骈偶，重视青词，大臣逢迎写

作了大量青词和骈偶奏章，如严嵩、徐阶之青词，徐渭代写之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条

云：“世庙居西内事斋醮，一时词臣，以青词得宠眷者甚众，而最工巧最称上意者，无如袁文荣炜、董尚书

份。”［２］５９卷十“四六”条云：“本朝既废词赋，此道亦置不讲。惟世宗奉玄，一时撰文诸大臣竭精力为之，如严

分宜、徐华亭、李余姚，召募海内名士几遍，争新斗巧，几三十年。其中岂少抽秘骋妍、可垂后世者？惜乎鼎

成以后，概讳不言。”［２］２７０嘉靖帝去世后，青词写作遂衰，然嘉靖时所开的骈俪之风逐渐扩散，在万历年间，

文坛上出现“六朝转向”，形成追逐骈俪的思想，明末大量骈文选本便是对这种骈偶思想的呼应。然查检明

清之际骈文选本未见有选录青词者，目前所见这一时期别集所收，惟王铎《拟山园选集》卷五十九有青词一

首［３］，黎元宽《进贤堂稿》卷二十有青词一卷，共二十七首［４］。可见，明清之际青词已经不是流行骈文文类，

作者寥寥。

乐语有固定的格式，这是宋代形成的宴会佐欢的娱乐文学，主要在节庆时使用。宋刻本《圣宋名贤五

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八至八十登录乐语，占三卷，知其在南宋比较受重视。清乾隆年间编《宋四六

选》是宋代骈文的选集，该书“上梁文、乐语，作者每工。右所辑六体，凡七百六十六首”［５］，共选录六种骈文

文类，其中一体即是乐语。宋亡后，这种节庆宴会的活动没有延续下来，伴随而起的乐语写作也就衰微了。

明代翰林院庶吉士实习期间的馆课包括写作致语，致语即把宋代乐语的开头部分“致语”独立出来，作

为一种文类。王锡爵、沈一贯辑《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卷二选录致语类五首［６］，沈一贯《喙鸣文集》卷十

三载致语一首，即《庆成宴致语》，题下注“馆课”［７］。乐语到了明代简省为致语，仅仅是翰林院庶吉士馆课

的一种文类，远没有宋代实用，被边缘化。

最后，从选本选录文类看，明清之际新增了一些骈文文类，并发展为骈文大宗。如寿序是在明中叶以

后才开始出现的新品类，骈体寿序却在明末清初十分流行。哀辞虽始于唐代，但至明末清初始骈体创作才

被大量使用。

寿序约于明嘉靖年间开始流行，《郎潜纪闻初笔》卷七“亭林先生寿序”条云：“寿序谀词，自前明归震川

始入文稿。”［８］然万历中叶以前多为散体，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二至卷十四皆寿序，率为散体［９］。到了

万历后期，骈体寿序逐渐增多，马朴（１５５７—１６３３）《四六雕虫》卷四《双寿叙》
［１０］，作于万历二十一年

（１５９３），是比较早的骈体寿序。清初骈文选本《听嘤堂四六新书》卷四选录寿序十四首
［１１］５２５５２６，包括徐渭、

钱谦益、李维桢、陆圻等明末清初作家。而《叩钵斋应酬全书》卷十三“精选祭寿名文”，选录寿序共三十

首［１２］，包括陆圻、陆繁?、吴绮、汪光被、王嗣槐、章藻功等清初名家作品。其后李之?、汪建封辑《叩钵斋

四六春华》卷一仍选录陆圻、陆繁?、陆 、汪光被、吴绮等人寿序［１３］，数量较多。《四六初征》刻于清康熙

十年（１６７１），卷五“生辰部”多数为寿序，有三十一首，包括陆圻、陆繁?、王嗣槐、钱谦益、张国泰、顾豹文等

人作品［１４］１６１２０７。可见清初骈体寿序已经成为流行的骈文文类，被大量选入骈文选本。

骈体寿序的流行不仅表现在通俗骈文选本的采录上，作为选本来源的别集中亦大量收录。陈维崧《陈

迦陵俪体文集》、吴绮《林蕙堂全集》、吴农祥《流铅集》、陆繁?《善卷堂四六》、章藻功《竹深处集》《思绮堂文

集》、王?《御赐齐年堂文集》等骈文名家文集皆载骈体寿序，其他如顾景星《白茅堂集》（清康熙间刻本）卷

四十四《四六体一》、魏元枢《与我周旋集四六》（清乾隆五十八年清祜堂刻本）一卷、蔡衍閊《操斋集·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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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刻本）二十三卷、陈兆仑《紫竹山房文集》（清乾隆刻本）卷二十骈体等皆载骈体寿序。清初骈文家

大量撰写寿序，他们的作品被选入各种选本，提高了寿序的质量，扩大了寿序的影响，从明末兴起的骈体寿

序在清初更加成熟。

哀辞（一作哀词）在明末之前多为散体，明初《文章类选》卷三十三、吴讷《文章辨体》卷五十和徐师曾

《文体明辩》卷六十所选哀辞皆散文。明末以来用骈文写作哀辞才增多，《听嘤堂翰苑英华》卷三选录许纳

陛《同邑吴子哀词》等三首［１５］，《四六初征》卷十四“伤逝部”选录宋琬《张扣之哀词》［１４］３６０，李之?、汪建封辑

《叩钵斋四六春华》（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卷一、《凭山阁增辑留青新集》卷三［１６］等皆选入哀辞。康熙年间

的骈文选本将哀辞作为一类选入，表明哀辞已经发展为使用广泛的骈文文类。而清初陈维崧《陈迦陵俪体

文集》卷十、吴农祥《流铅集》卷十五、陆繁?《善卷堂四六》卷八等骈文集皆载哀辞。

二、明清之际骈文选本与骈文文类的互渗与界分

从骈文选本视角可见明清之际骈文文类的互渗和分工，一些强势文类如启、寿序扩展到帐词、尺牍等

领域，而书、启、尺牍亦有大体分工，骈文与骈赋关系也可藉此呈现，兹分述之。

第一，明代兴盛的帐词，有其固定的体制，有的只有诗或词，有的序后系诗或词，后来把只有序而无诗

词的“帐词序”亦称帐词。帐词主要用于生辰、诞子、升迁等庆祝场合。帐词（这里专指帐词序）有时与贺

序、寿序互换题名，在明中叶流行，明清之际则骈体寿序流行而帐词逐渐被边缘化，一些原题帐词的文章，

更名为寿序，寿序渗透并取代原帐词的功能。

帐词③或起源于元代④，盛行于明代。其体制多样，有的只有诗歌；有的惟有一首词；有的只有序或引，

无诗词（实则是帐词序）；更多的是诗或词前载引或序，帐词的引或序率用骈体，故准确点讲，惟带有引或序

的帐词方可归入骈文文类。

上文解释了帐词的形制，现在辨析帐词（专指有序（引）有词（诗）或者仅有序（引）的帐词）与启、贺序、

寿序的关系。明代帐词与序的功用有所重叠，有时帐词序与寿序、贺序可以互换。如明代侯一元《二谷山

人集》卷十载《贺叶郡侯叶公膺召叙》和《贺郡伯龚公述职叙》［１７］，这两文在明末张应泰辑《古今四六今集》

卷六中分别题《贺叶郡侯膺召帐词》和《贺龚郡伯述职帐词》［１８］，两文在文集中有序有词，而选本中删去了

序后的词。在当时，贺序和帐词只是体制稍别，功能基本一样，同一文在不同地方名称可互换。又如钱谦

益《牧斋初学集》卷八十《永丰詹京兆七十寿帐词》［１９］，《听嘤堂四六新书》卷四收入该文，题《贺詹京兆七十

寿序》，且删去末尾《瑞龙吟》词［１１］６７５。则帐词序与寿序内容完全相同，名称可以换用。张应泰于万历年间

选录贺序，更名为帐词，间接表明帐词在万历时期仍比较流行，而骈体寿序在明代后期才逐渐兴盛，明末清

初虽然仍有帐词写作，但帐词的功能逐步为寿序所取代。《听嘤堂四六新书》选录钱谦益帐词，删除末尾词

部分，更名为寿序，正反映了寿序的流行和帐词的衰微。

第二，南宋启文流行，频繁用于仕宦和日常生活，到明清之际，启再度被广泛使用，启作为强势文类，渗

透并扩展到尺牍和帐词等文类。

《古今翰苑琼琚》卷首《古今翰苑琼琚凡例》云：“诸名公尺牍……手录入集，盖博观而约取云尔。”［２０］则

该书所收当为尺牍，然前十卷为尺牍，都是散文，后二卷是四六启，皆骈文。孙
+

等人将启选入尺牍选本

中，后二卷选录的启，除卷十一李刘《贺黄安抚除大理少卿》一首为宋人作品，其余皆明人之作。题目中署

“启”字者甚少，这些骈体书信被一概归入启类。明末张铨《张忠烈公存集》卷十一至卷十八共八卷，每卷卷

首目录前题“骈牍”，其后正文则题“启”，包括迎送、赠答、酬谢、寿、婚等［２１］。从文类的角度看，体现了明末

启类盛行，将本来属于骈体尺牍的文类也归入启类。

启和帐词的功能比较相近，《唐寅集》卷六有《送廖通府帐词启（代）》［２２］，清初黄始评选《听嘤堂四六新

书》，卷四选录唐寅此文，题《贺廖通府帐词序》［１１］６７３，删去文末的《鹧鸪天》词。《唐寅集》的“帐词启”和《听

嘤堂四六新书》的“帐词序”都反映了帐词、启、序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帐词启”这种不伦不类的题目，

正说明明清之际骈文文类极大丰富，这三种文类相互渗透，互有消长。

第三，从骈文选本的编排情况可知，明清之际书、尺牍与启有大体的分工。启基本都是骈文，往往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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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祝贺、迎候、答谢等场合，较为正式，具有程式化的特点，属于强势文类，渗透和扩展到骈体书类；书

和尺牍有骈体和散体之别，两者相较，书更显正式，内容丰富，尺牍则形制短小，内容更私人化。选集中书

（尺牍）和启并列者，书（尺牍）一般为散文，启为骈文，表现出明确的骈散分工。骈体尺牍被视作启，两者只

是名称不同，内容则一。

关于书和启的关系，明末骈文选本《四六狐白》卷首王兆云《书启狐白序》说：“书则奇之属，而启则以耦

用者也。”［２３］明确书启之别。沈维材（１６９７－？）《四六枝谈》云：“书与启不同。书以序事言情，贵于条畅，属

对之工则在运笔之妙也。”［２４］以清康熙年间李渔辑《四六初征》二十卷为例，此书第一部津要部除杂文中有

四篇其他文类外其余皆启文，卷三笺素部选录书类，所选作品包括一篇启，即徐汾的《与汪幼安启》。属于

津要部的启类作品更具有公文性质，程式化和官方性更显著，而归入笺素部的书类多友朋或官员之间的私

人化信函。在启文流行的时代，启文突破边界渗透到其他文类，卷三笺素部收录的启文和可以归入启文的

书信说明启类在向书类领域渗透和扩展。

书和启的分工亦体现在别集中，明末吴道南《吴文恪公文集》卷二十三启，皆骈体，卷二十四书，皆散

体［２５］。在明末清初，书与启并列编排时，书一般指散体的书信，而启则是骈体写成，有骈散的分工，而单独

列出书类的时候，则可以包括骈体和散体。很多时候启的功能与骈体的书类似，可以互通。

尺牍与启也有明确的分工，其关系颇有意思。明末许以忠辑《精选分注当代名公启牍琅函》六卷，此书

卷一至卷四为启类，都是骈文，卷五和卷六则是牍类，皆散文［２６］。启和尺牍分别代表了骈文和散文，这是

对启和尺牍分工的有意识遴选的结果。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九、卷十尺牍，皆散文，卷十一四六启，一百一

十四首，皆骈文，将尺牍归入散文，而启则全为骈文［２７］。可知，尺牍与启并列，往往尺牍为散体，启为骈体，

有时，骈体尺牍与启只是名称不同，内容一样。

关于书和尺牍关系，宋代已经有所分工，总体上说，皆可归入书，但细分之下又有区别，宋刻本《圣宋名

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并列有四六諸子、尺牍、长书等。清初李駘《虬峰文集》卷首《自述》云：“书、尺牍虽

同一卷，然微有别，故先书而尺牍次之，其有书次于尺牍者，作在后也。”［２８］５书与尺牍两者比较，书一般文字

较多，内容较正式且丰富，尺牍则比较短小，较私人化。

第四，在骈文文体归类上，骈文与骈赋的关系历来有不同看法。从骈文选本视角考察明清之际骈赋与

骈文关系，有独特的意义。

明清之际一直存在两种观点：其一，将骈赋视为骈文，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骈文家和骈文选家。骈文

选本方面，从明末《文俪》到清初《听嘤堂四六新书》，别集如《四六雕虫》《陈迦陵俪体文集》《流铅集》《思绮

堂文集》等，都将骈赋视为骈文；其二，将骈赋与诗并列，与骈文处于互不隶属关系，这一派则主要受《文选》

体例影响，代表人物大多不是骈文名家。骈文的本质特征和判断标准是对偶，骈赋通篇以对偶为主，为骈

文之一种。

明清之际骈文选家和骈文家多认为骈赋属于骈文文类的一种，两者是隶属关系。如明末陈翼飞辑《文

俪》十四卷，收录赋、诏、册、判、表、启等２４种文类
［２９］。《文俪》把赋作为骈俪文之一类，表现为骈赋属于骈

文的文体观。清康熙年间刊行的《听嘤堂四六新书》共八卷，赋占一卷，编者黄始将骈赋作为骈文来收录。

从别集的编纂体例来看，明末骈文家马朴《四六雕虫》及清初陈维崧《陈迦陵俪体文集》、王嗣槐《桂山堂文

选》、吴绮《林蕙堂全集》、吴农祥《流铅集》、王?《御赐齐年堂文集》、章藻功《竹深处集》《思绮堂文集》等皆

于骈文集中收录骈赋，同样把骈赋作为骈文来看待。

另一种观点认为骈文和骈赋互不隶属，主要继承《文选》的分类方法。东汉班固《两都赋序》云：“赋者，

古诗之流也。”［３０］刘勰《文心雕龙》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爰锡名号，与诗画境。”［３１］班固和刘勰都从

渊源上提出赋由诗歌演变而来，赋后来发扬壮大，与诗并列为一种文体。赋在六朝发生新变，形成骈赋，则

骈赋、诗、骈文的关系成为文体辨析焦点之一。萧统编《文选》首赋，次诗，次骚、七、诏、册等，将赋与诗并

列，这种编排体例对后来影响甚大，如明末杜骐征等辑《几社壬申合稿》二十卷，仿《文选》而作，文体编排顺

序为赋、骚、诗、文。《宋四六选》选录诏、制、表、启、上梁文、乐语等六类，以为“赋乃有韵之文”［５］，不选入，

将赋（骈赋）与诗并列。

清初李駘《虬峰文集》卷首《自述》云：“先赋，次诗，次杂文，亦仿《文选》也。”［２８］５李氏将自己文集的编排

·９２１·

明清之际骈文选本与骈文学建构



依照《文选》体例，以为骈赋与骈文不相类属。《文选》在文体编排方法上的影响不仅在于总集，其影响于别

集亦深远，如明末费元禄《甲秀园集》、李日华《李太仆恬致堂集》及清初黎景义《二丸居集选》都将赋、诗并

列。这种编排方法反映出一种观念，即赋是与文不同，与诗更为接近的文体，骈赋同样是与诗相近，而与骈

文不相类属。

附带而及特殊文类“杂著（专指骈文类）”，明清之际骈文类杂著涉及文类比南宋更广泛，从侧面说明骈

文流行之下，各种文体无不受其影响，甚至官方告示、呈文也有用骈体者。到乾隆年间，文集中收录通俗骈

文减少，沈维材长期作幕宾，然其文集收录的启只有一首，列入杂著，通俗骈文在乾隆年间已经不受重视，

大多作为应世公文，作而旋弃。

杂著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复杂，不能归入一般文类的杂文或者篇数较少的文章都可编入杂著。徐师曾

《文体明辩》卷四十六“杂著”条云：“按，杂著者，词人所著之杂文也。以其随事命名，不落体格，故谓之杂

著。”［３２］对于骈文文类的杂著，南宋《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十一录杂文类，包括拟书、吊文、

榜、文、檄、诫、字说等［３３］，其中拟书、榜、檄有骈文。明天启年间王志坚编《四六法海》卷十二有杂著，选索

靖《草书状》和萧大圜《言志》［３４］３３。明末《四六类编》卷十六杂著，载录表、诰命、拟教、呈、序、檄、约、疏、引

等［３５］，清初黄始辑《听嘤堂四六新书》卷七杂文集，收录告文、弹文、乞文、上梁文、记、文、碑记、墓志铭序、

拟序、檄、约言等⑤。从选本来看，南宋归入杂著的有拟书、榜、檄等骈文作品，明末清初则有拟教、呈、序、

檄、约、疏、引、告文、弹文、乞文、上梁文、拟序、约言等。南宋的拟书、榜、檄，在明末清初的选本都有相类似

的文章。明清之际杂著的范围明显扩大了，比宋代应用更广泛。

清代骈文家沈维材《樗庄文稿》卷十杂著，包括公呈、告示、会约、启等，启只有聘启一首［３６］，而清初陈

维崧、吴农祥、吴绮等骈文家的文集皆把启作为一类，收录大量启，《樗庄文稿》却只收录一首⑥，编入杂著。

反映了清代雍乾之时，启已经不像明末清初那么流行。

古代辨体方法和理论主要通过选本实现，《文章辨体》《文体明辩》皆选文以辨体。骈文选本从明末清

初开始繁兴，推动骈文辨体深入和细化。首先，由骈文选本选录文类呈现明清之际骈文文类的分合和消

长，觇见骈文风尚。如大量选录表、启、书等，实现对南宋通俗骈文文类的复兴；宋代流行的青词、乐语衰

微，而新增骈体寿序、哀辞，成为骈文主要文类，借由选本变迁可看出寿序、青词等文类的发展演变历史。

这些此前《文体明辩》等皆未涉及。其次，从选本选录情况可知文类的互渗和破体。如明末清初寿序和启

流行，一些在别集里归入帐词、尺牍的文章，进入骈文选本后改题为寿序或启。强势文体对边缘文体的吸

收，形成文体互渗现象。再次，通过骈文选本可知一些文类范围的变迁。如明清之际骈体杂著比宋代所涵

盖范围更广。最后，骈文选本的分类选录提供了文类细分和界定根据。如书、尺牍和启的相互关系。

三、明清之际骈文选本与骈文审美思想的演变

从晚明开始，骈文这种注重形式美且偏重应用的文学样式契合了当时各阶层人士重视仪式感的需要，

明清之际的当代骈文选本众多，并有诸多为写作骈文提供基础材料的书籍问世，这是明代后期随着市民阶

层壮大和商品经济发展而兴起的通俗文学思潮的一部分。这些当代骈文选本表现出强烈的应世特点，在

骈文思想上呈现出肯定骈文应用性和通俗性，此外，一些士人不满当时骈文选本的俗化以及作者的因袭拼

凑、粗制滥造，主张向前代高雅骈文学习，以救治日益庸俗的骈文界，因此产生了以典雅为主的骈文选本。

故骈文选本表现为通俗性和典雅性两种审美取向，与之对应出现了应世之文和传世之文的分野。明清之

际是以通俗骈文审美思想为主，逐渐转向典雅骈文审美思想的时期。

（一）当代骈文选本：骈文的实用思想与通俗审美意识

自北宋中期文章散文化后，骈文和散文形成了大致明确的畛域，即散文多用于叙事、议论、抒情，而骈

文则广泛用于应酬、仪式等应用方面。元明之际，骈文沉寂不显，明末清初骈文再度繁荣，在通俗骈文方

面，主要表现在以“适用为美”的骈文实用思想和通俗审美意识。

第一，明清之际应酬、应世类的骈文选本大量问世，兴起以“适用为美”的骈文思想。《启隽类函》卷首

邓?《启隽类函序》云：“夫芝桂虽芳，不适烹饪之用；缟綦虽贱，而叶阓婉之欢。苟以适用为美，奚必是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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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今哉……万历丁巳中秋日萧曲山人邓?撰。”［３７］３５序作于明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邓?提出骈文“适用为

美”的思想，这是对当时日益流行的通俗骈文的一种总结和认可。

明末《四六全书》之《时物典汇》卷首来集之《时物典汇序》云：“然由博归约，有适于用，斯足贵耳。”［３８］

来集之认为此书可贵之处是实用。《（张梦泽先生评选）四六灿花》卷首《四六灿花凡例》云：“四六之用，上

自金门紫闼，下迄冷局散官，鬯彼我之怀，申庆吊之悃，均所必藉。”［３９］《四六鸳鸯谱》卷首阴化阳《鸳鸯谱

序》云：“四六者，通人己之情，缙绅家事上答下，尤为急用。”［４０］都强调骈文在仕宦、日常交际中的广泛应

用，推陈骈文的实用价值。

当时急需大量骈文范文供参考，清初沈心友《四六初征凡例》云：“是集凡二十部，惟津要一部二美兼

收，篇帙独繁。以此种文字，系身民社者政事殷繁，既不及拈毫穷索，即代庖幕府者，应酬纷杂，亦不暇逐字

推敲。若非司选政者别开一径，使之便于采摘，不几蹙额呕心，以奚囊为苦海欤？”［４１］６２３《四六初征》津要部

选录各级官员常用的骈文供幕僚和官员“采摘”，实用性非常明显。

清初，李之?、汪建封辑《叩钵斋应酬全书》（清康熙二十八年刻本）和《叩钵斋纂行厨集》（清康熙二十

九年刻本）都是为仕宦和日常交际而编的选本。在通俗骈文流行的时代，骈文的应世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

拓展。《叩钵斋四六春华》十二卷的封面左侧题：“骈俪一书，取其事之适用，贵乎种种无遗，若一类自成一

刻，约收则得此漏彼，博收则难置行囊，此坊刻都无善本，是集分类备载，悉皆海内名家新构，识者珍

之。”［１３］骈文以“适用”为主，强调其实用功能。

第二，骈偶句选本编纂日趋实用。大量骈偶句选本（骈偶类书）的编纂出版进一步推动骈文的应世和

实用思想的传播。

凡是通俗骈文流行的时代，都需要相应的骈文类书供作者参考。南宋叶?编《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卷

首吴奂然《四六丛珠序》云：“然施之著述，则古文可尚；求诸适用，非骈俪不可也。”［４２］１９６这是一部专门为骈

文作者提供素材的对偶句选本。明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间，王明
,

、黄金玺从《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中辑录

对偶句编成《宋四六丛珠汇选》十卷，“可为操觚含豪者之一助”［４３］。明末清初对偶句选本有章斐然辑《新

刻分类摘联四六积玉》二十卷（明万历刻本）、游日章著《四六雕龙》八卷（明万历十四年刻本）、蒋一葵辑《尧

山堂偶隽》七卷（明末刻本）、蒋一葵原纂及茅元铭重订《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隽》七卷（明木石居刻本）、许之

吉辑《丽句集》六卷（明天启刻本）、何伟然汇纂《四六霞肆》十六卷（明胡正言十竹斋刻本）、胡吉豫辑《四六

纂组》十卷（清康熙十八年刻本）等。

杨慎编《谢华启秀》八卷是明代比较早的对偶句选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提要》云：“盖偶然札

记，以备骈体之用。”［４４］正因为骈文写作的需要才催生了大量对偶句选本，而对偶句选本的出版传播反过

来推动通俗骈文创作的日益流行。题钟惺辑注的《四六新函》封面左上云：“一名篇，一佳联，一择段，一典

故。”［４５］２这部书采取《启隽类函》的编纂方法，不仅选录骈文，还选录散联（对偶句）和对偶段，将骈偶句选本

和骈文选本糅合在一起，成为明清之际除骈文选本和骈偶句选本之外的第三种骈文选本类型，更便于作者

模仿范文和使用对偶材料。不仅骈文本身实用功能扩大，骈文（骈偶）选本的实用性同样显著。

第三，交际和生活的礼仪性与骈文的形式美相契合。骈文作为“礼之文”，实用思想是重要表征。钟惺

《四六新函序》云：“又事君使臣、朋友相遗，礼之文，不可废者也。故诰、表、笺、启，至今用之。”［４５］４５“礼之

文”伴随着诸多骈文文类，制诰用于君对臣，表则用于臣对君，具有明确的礼仪特点。与礼仪活动更加密切

的启类，举凡官员迁转、晋爵封赠、友朋馈赠、庆吊、诞子等皆可以用。其他如帐词用于庆祝，骈体寿序用于

祝寿，而上梁文则在房屋建造方面上有使用，明清总集和别集中存有大量骈体帐词、骈体寿序、上梁文等。

南宋吴奂然《四六丛珠序》云：“盖自鳌扉之腾奏，鳞幅之往来，宾嘉之成礼，释老之余用，凡百僚之冗，万绪

之繁，莫不班班具在。”［４２］１９６可见骈文应用范围之广。就佛教而言，建庙筹资则用募疏，迎接住持需要迎启。

道教仪式亦用骈体，最著名的莫过于青词。古代仪式活动中常常伴随骈文创作，骈文被称为“礼之文”，充

分反映其实用性的一面。

第四，明末清初骈文领域普遍存在通俗化审美意识，这与当时以“应世”为主的骈文选本的实用思想一

致。《四六全书》《四六鸳鸯谱新集》《叩钵斋应酬全书》《叩钵斋四六春华》等都是选录当代骈文，编选的目

的就是为当时作者写作骈文提供范本，面向的主要读者群是四六师爷，所选骈文本身虽有可观，然经过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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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模仿后就会出现千篇一律的弊端。骈文创作通俗化与明末以来的俗文学流行和市民群体扩大基本

同步。

明清之际骈文选本虽然也标榜“精选”，但其编纂理念都是应世和酬酢方向。如明末刻本《启隽类函》

卷首《启隽类函凡例十一则》谓：“近体自宰相部以下，各列其目……举其切用者，群分类聚，以便采择。”［３７］６

《启隽类函凡例十一则》多次阐述选录原则，即“切用”，通俗骈文选本以“切用”“应世”等词表达通俗的审美

意识。清初沈心友《四六初征凡例》云：“若应世者则流利可以通融，英华似乎肆射，其中扼要数联，情深一

往，其余始末，得之者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触类以至，尽可旁通，是也。”［４１］６２３应世骈文要“通融”“触类旁

通”，即通俗化。明清之际骈文选家肯定通俗骈文的作用和价值，审视骈文的通俗化问题，阐释了骈文通俗

之美。

（二）前代骈文选本：骈文复古思想与典雅骈文批评

明末通俗骈文盛行之时，骈文的复古思想展现了骈文批评的另一面向。万历时李天麟辑《词致录》十

六卷，选录晋至宋之骈文，卷首李天麟《词致录序》云：“嗟乎！孔子之言‘词达’也，将欲复乎三五之旧；而余

之刻《词致录》也，至欲复乎四六之旧。”［４６］１７１李氏提倡学习前代骈文，以恢复“四六之旧”，是当时骈文复古

思想的表现。

骈文之俗和雅是可以互动的，且随着时间推移，本来通俗的骈文也会变成典雅的，如宋代人所作的表、

启在当时的文化环境、用词习惯下显得比较通俗，到明代后期，《四六法海》选录宋人表、启类作品就因为精

选（篇数有限）和陌生（词汇和文化环境变化）而表现出典雅的特点。明末王志坚编《四六法海》选文从魏晋

至元代，是部典型的前代骈文选本，其《编辑大意》云：“惟是俗学相传，有一种议论谓‘无用之书不必读，无

用之文不必看’，果尔，则腐烂后场之外，皆可束高阁乎？不知今人所规摹之程墨皆从古人陶铸而出，熟读

古人书，不知有几许程墨在也。”［３４］１３王氏力主从古代骈文中学习写作技巧和知识，反对俗学，对当时流行

的通俗骈文一概不录，这是明末骈文复古思想的代表，提倡典雅的骈文风格。

明清之际骈文的典雅批评预示着骈文审美的新动向，追求作品的典雅是古代文学批评的普遍理念，对

骈文典雅美的审视是提高骈文质量和骈文文体价值的根本手段，为清代骈文尊体和骈文本质的认识开启

道路。李天麟辑《词致录》卷首温纯《词致录序》云：“所谓取材于经、叶律以雅，非与？四六又何可少之……

允矣作述无前，孰云四六非古……不然，存葩去实，语怪志诙，或涉说铃，终成画饼。雅道伤矣，文体谓何？

皆是录之所不取也。”［４６］１７３１７４温氏明确指出此选中存有“雅道”。《古今四六濡削选章》成书于明万历二十

九年，卷首李国祥《古今四六濡削选章叙》云：“不佞窃窃禀经酌雅，复有兹选。”［４７］选录唐宋启类文章，增补

明代启类文章，是以前代为主、兼顾当代的骈文选本，实际上兼容了雅和俗两方面。李国祥此叙诸多观点

甚至词句袭用温纯序。李氏仍然强调选文以“雅”为标准，追求骈文的典雅美。

清初沈心友提出骈文典雅清新的审美追求，沈心友《四六初征凡例》云：“是集概取典雅清新，凡旧刻陈

言，一篇不载。”［４１］６２２这是明末清初骈文选本中比较少地提出这一审美取向的，虽然《四六初征》仍然选录大

量当代骈文，但揭出“典雅”的审美追求，蕴含着骈文的典雅的传统的存在。

（三）应世之文与垂世之文：骈文选本的二维分野

清初沈心友将骈文分为应世之文和垂世之文，大体对应于通俗骈文与典雅骈文，其《四六初征凡例》

云：“四六有二种，一曰垂世之文，一曰应世之文。垂世者字字尖新，言言刻画，如与甲者，一字不可移易于

乙，是也。若应世者，则流利可以通融，英华似乎肆射，其中扼要数联，情深一往，其余始末，得之者信手拈

来，头头是道，触类以至，尽可旁通，是也。”［４１］６２２６２３这也反映了时人对骈文功用的认识。《四六初征》本身

即为应世而编，虽标榜“典雅清新”的审美风格，然所选文章基本上是仕宦和日常交际的应酬文字。

明清之际的当代骈文选本如《古今四六今集》《四六全书》《四六鸳鸯谱新集》《叩钵斋应酬全书》《叩钵

斋四六春华》《四六初征》《听嘤堂四六新书》等皆为应世而选，所选骈文基本都是当时的范文，选录当代作

品数量较多，存在因袭、冗滥、雷同等问题，表现为通俗化，可视作应世之文。而前代骈文选本如《词致录》

《四六法海》《古今四六濡削选章》和张应泰辑《古今四六古集》等所选大多是六朝、唐、宋时期的骈文作品，

这些选本所选前代作品大多经过时间洗礼，且年代相对久远，所选录的作品数量亦有限，总体上显示出典

雅的审美效果，可归之为垂世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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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通俗骈文选本角度来看应世之文是不全面的，科举考试以及翰林院馆课等亦涉及诸多骈文文类，

这些骈文作品创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考出好成绩。与前揭当代骈文选本有所不同的是，这些应试骈

文作品往往显得典雅一些，然因应试者大量的写作导致庸俗和冗滥，总体上可归入应世之文。

应试骈文是应世骈文的重要类别，李新芳《刻唐宋元名表序》云：“其于市刻时文则欲燔烧屏绝，不使眩

其心目，盖以举业经书为圣功，而又恐其夺志也。故一以先进之文为准，公其有世道大防之心乎！”［４８］此序

作于明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冬，为胡松编《唐宋元名表》所作。胡松督促士子向古代表文学习，让士子表文由

俗趋雅。嘉靖二十六年，陈垲辑《名家表选》八卷［４９］，选唐宋表文作为范本，以复兴表之醇雅，避免陈腐冗

滥之体。虽选文不同，然祈向则一。陈仁锡辑《皇明表程文选》八卷，崇祯六年刻本，该书选录正德至万历

年间科场所作表文，与胡松辑《唐宋元名表》和陈垲辑《名家表选》不同，所选录皆明代科场试表，具有很强

的实用性和应试功能。从嘉靖到崇祯，表类选本所选由前代表转变为当代表为主，科举表文的“时文”性和

应试性更加突出。

陈枚辑《凭山阁留青广集》十二卷，刊于清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选录诗、词、骈文、对偶句等，主于应酬实

用。卷首陈枚《序》云：“此余《留青集》之不惮一而再，再而广也。虽然，犹有说，传世之书与制举之书，其体

则一，其用则殊。经集子史，传世之书也；比偶帖括，制举之书也。外此则有风云月露之词、野乘稗官之句

……其于酬酢往来、交际赠答之事皆无所取资焉……去无用以适有用。”［５０］将传世之书与制举之书对比，

“比偶帖括”是制举之书，包括表类。这反映了当时人的看法，科举应试之文乃时文，是应试所用，与传世之

文不同。

翰林院庶吉士在实习期间写作大量馆课，馆课内容包括诸多骈文文类，如《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卷

首《凡例六则》云：“论、表、策，馆阁鸿裁，士子津筏，故特详。”［５１］表皆骈文，其他文类如诏、册、诰、疏、笺、致

语、韵语、檄、露布等亦包含大量骈文。功名的需要是应试骈文流行的主要原因。

宋代以来，在骈文领域存在雅俗之分，这也成为评价骈文的重要尺度，明清之际通俗骈文盛行，崇尚

“适用为美”的骈文理念，同时典雅骈文亦潜流其中，复古典雅骈文的思想仍在，历经清康熙、雍正年间的过

渡，最终在乾嘉年间，典雅骈文思想成为骈文主流，出现各种骈文派别，形成骈文正宗等理论，影响直到清

末民国时期，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骈文理论。

注释：

① 参见：奚彤云《论清代的骈文选本》，《古籍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总第３１期）；吕双伟《清初四六选本略论》，《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总第５３期）；洪伟、曹虹《清代骈文总集编纂述要》，《古典文献研究》第１３辑，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苗民《王世茂四六选本八种考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３年第３期（总第１６１期）；路海洋《论清初骈文选

本的实用品性、审美意趣与尊体祁向》，《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３６卷）；武超、于景祥《清初

骈体选本的编纂与清代骈文的复兴———以〈四六初征〉为例》，《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２２

卷）；张明强《论明清之际骈文的经典化》，《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４１卷）；张明强《明清之际

骈文总集叙录》，《骈文研究》第４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等等。

② 所谓通俗骈文，主要指在仕宦和日常交际中写作的骈文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是根据当时流行的骈文词汇和结构，借助已

出版的骈文素材加工而成的，写作的目的是出于公务和交际需要，即应世之文，而不是经过精心构思、抒写真情实感且富

于个性的骈文。当然，一些通俗骈文也有佳作传世。

③ 帐词，一作“幛词”，亦写作“障词”。帐词序又作“幛语”，如明代冒日乾《存笥小草》卷四《赠王大还父母简擢京兆别驾幛语

并词》（《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６０册，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３０页），将前面的序称为“幛语”，后面《喜迁莺》称

“词”。兹主要考察帐词与启、贺序、寿序关系。

④ 李存（１２８１—１３５４）《鄱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三《庆吴宗师降香南归帐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９２册，书目文

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５６页）是一首七言古诗，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一首帐词，没有序，当是帐词的最初形态。

⑤ 参见黄始辑评《听嘤堂四六新书》（《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１３６册，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２页）。按，该书卷七汤

显祖《豫章揽秀楼赋记》，《汤显祖诗文集》卷二七题《豫章揽秀楼赋（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９８３９９１页），

选本将此赋的序文单独摘出，改“序”为“记”。

⑥ 胡天游《石笥山房文集》卷三亦仅录启一首（《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４２５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２４页），沈维材

文集录启一首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清乾隆年间对启类通俗骈文的价值判断发生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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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１９．

［１７］侯一元．二谷山人集［Ｇ］／／明别集丛刊：第２辑：第９１册．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６：４１６４１７．

［１８］张应泰．古今四六今集［Ｍ］．明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刻本．

［１９］钱谦益．牧斋初学集［Ｍ］．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７１６１７１７．

［２０］杨慎．古今翰苑琼琚［Ｇ］／／孙+

，增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４册．济南：齐鲁书

社，２００１：３５９．

［２１］张铨．张忠烈公存集［Ｇ］／／明别集丛刊：第５辑：第２６册．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６：３４７４５０．

［２２］唐寅．唐寅集［Ｍ］．周道振，张月尊，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６４２６５．

［２３］瞿九思，等．四六狐白［Ｍ］．李少渠，辑．明万历间李少渠刻本．

［２４］沈维材．四六枝谈［Ｍ］．清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刻本．

［２５］吴道南．吴文恪公文集［Ｇ］／／明别集丛刊：第４辑：第１３册．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６：５４５５７１．

［２６］许以忠．精选分注当代名公启牍琅函［Ｍ］．虞邦誉，注．明末金陵书坊王凤翔刻本．

［２７］蔡献臣．清白堂稿［Ｇ］／／明别集丛刊：第４辑：第５６册．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６：２２４３２９．

［２８］李駘．虬峰文集［Ｇ］／／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１３１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９］陈翼飞．文俪［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２５册．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１：６．

［３０］班固．班兰台集［Ｇ］／／《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１７４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０：５６３．

［３１］刘勰．文心雕龙注［Ｍ］．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１３４．

［３２］徐师曾．文体明辩［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３１２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７０．

［３３］叶，魏齐贤．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Ｇ］／／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第４２６种：第４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２００６：１３．

［３４］王志坚．四六法海［Ｇ］／／《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１７０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５］李日华．四六全书·四六类编［Ｇ］／／鲁重民，增定．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３６册．北

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５：９７９８．

［３６］沈维材．樗庄文稿［Ｇ］／／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第１０辑：第２１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８４２９６．

［３７］俞安期，等．启隽类函［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３４９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

［３８］李日华．四六全书·时物典汇［Ｇ］／／鲁重民，增定．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３６册．北

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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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毛应翔，等．（张梦泽先生评选）四六灿花［Ｇ］／／故宫珍本丛刊：第６２０册．海口：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０：４．

［４０］阴化阳，苏太初．四六鸳鸯谱［Ｇ］／／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３９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２００５：５９２．

［４１］李渔．四六初征［Ｇ］／／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１３４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２］叶?．圣宋名贤四六丛珠［Ｇ］／／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２１３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３］王明,

，黄金玺．宋四六丛珠汇选：卷首王明,

：宋四六丛珠汇选叙［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

丛书：子部第１７２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５：６１９．

［４４］永誽，等．四库全书总目［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１１６６．

［４５］钟惺．四六新函［Ｇ］／／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４４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６］李天麟．词致录［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３２７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

［４７］李国祥．古今四六濡削选章［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２９册．济南：齐鲁书

社，２００１：３．

［４８］胡松．唐宋元名表［Ｇ］／／《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１５２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２０１０：３８８．

［４９］陈垲．名家表选［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１３册．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１．

［５０］陈枚．凭山阁留青广集［Ｇ］／／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５３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５９２６０．

［５１］王锡爵，等．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Ｇ］／／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９２册．北京：北京出版

社，１９９７：５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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